
厦
 门
 大
 学
 图
 书
 馆

试论观众对喜剧电影的审美诉求 
曹南山 

作者赐稿 

- 

     

（浙江传媒学院 组织部   浙江 杭州   310018  ） 

摘  要：当代中国大陆的喜剧电影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诉求。

喜剧电影的创作者要研究当代观众的审美品味和内心诉求，不能为

观众所接受的喜剧电影不是成功的电影，成功的喜剧电影也未必需

要所有的观众都接受。喜剧电影的创作应理性地对待观众，既不能

将观众当做上帝，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、哄骗观众，也不能无视当

代观众的审美趣味，自娱自乐。喜剧电影应建立起特定的审美品

格，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诉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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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的接受者即是电影观众，然而罗伯特·C.艾伦在研究看电

影的历史时曾指出，社会学视角观察下的电影观众是一个“无结构

的群体”，相比各种社会群体，如政党、协会、宗教团体等，电影

观众作为一个群体，“没有社会组织，没有习俗与传统的体制，没

有业已建成的一套规则和仪式，没有按照情感观点划分的组合体，

没有地位——角色的结构，也没有大家认定的领袖。”因而，电影

观众，如同政治意义上的人民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因为“我们所

指的‘电影观众’这个无结构群体随着每次观影体验正不断的被构

成、被消解和被重构”。i[i][①]  这被不断构成的电影观众存在于我

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的区别只是这个人是这部电影的观众，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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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是另一部电影的观众而已。总体上来说，电影观众不是个性

化表达，而是一种总体的指称。 

我国著名电影美学家钟惦棐曾经坚决地指出，观众在电影中处于

权威的地位，没有电影观众，电影的制作既不可能，也无必要。钟

先生有感于当时电影长年收不回成本的现象发出感慨，他说：“绝

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；绝不可

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、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对立起来；绝不可以

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‘为工农兵电影’。”ii[ii][②] 半个世纪

过去了，钟先生的话意犹在耳，但是中国电影的观众学依然没有完

善起来。 

现如今的电影，已经不是当年的工农兵电影了，20 世纪，我们

普遍的称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。大众一词，早在 15 世纪就已使用，

当时指的是没有头脑的、低下的乌合之众，后来又被正面使用，指

当代社会的主体与社会动力。有学者认为现代大众具有如下的特

点，首先是工业化的产物，工业化使大量的人口走出了原有的地方

而聚集于城市，他们摆脱了原有的血缘归属与等级身份，成了一个

没有定型的、无法区隔的、浓密的集合体；其次，他们是一群受过

教育的都市人群；第三，他们是民主政治的主体，同时作为当代消

费主力，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。iii[iii][③] 如果说电影并非只

是作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，在很大程度上电影还是作为精英艺术的

一种形式（如欧洲艺术电影），那么喜剧电影作为大众化艺术形式

是无可指责的了。任何其他的电影形式都允许也可能进行艺术探索

或实验，唯独喜剧电影不可以。因为一部喜剧电影，观众在看完之

后倘若没有发出笑声，意即这部电影没有引起观众的笑，那么这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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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喜剧电影，它只能是其他类型的电影，所以对喜剧电影来说，

观众尤为重要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当代喜剧电影更是千方百计地逗

观众发笑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是正如钟惦棐先生所说的，一部有价

值的电影应该具有发人深思的认识价值，匠心独运的审美价值，令

人开心的娱乐价值。如果我们因为观众的原因，一味地重视娱乐价

值，那必然只会导致低俗、庸俗化的倾向。正是基于喜剧电影偏重

观众反应的性质，我们认为喜剧电影不能唯观众马首是瞻，亦步亦

趋，而应该真正发挥各自的智慧，创作出令观众赏心悦目的喜剧电

影。 

2007 年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（CMMS）曾进行过一次市场调查，

该调查对全国 30 个城市，62774 个个体进行了统计分析，数据如下

表所示iv[iv][④]
，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中国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观

众中普遍是有知识背景和受过相当教育背景的。当代中国社会，受

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很大，广大青年学子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条

件下成长起来的，他们自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影视作品和现代流行音

乐所展现的带有强烈西方化、市场化的生活模式和审美趣味，“快

餐文化”的便利和刺激逐渐替代了传统的艺术的含蓄蕴籍。这是当

前的一个事实，我们无须讳言。 

  

观众年龄 所占百分比 

15——19 26.4 

20——24 24.2 

25——29 18.2 

35——39 8.6 

40 以上 13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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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主体观众多为年轻观众，他们大多是正在求学的学生和刚

刚毕业工作的学生。在整体观众受教育程度上，数据显示： 

学历 过去一年看过电

影  % 

每月看过一次电

影  % 

大专 24.8 27.6 

本科及研究生以上 20.9 25.2 

  

然而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作为一个生于斯，长于斯的中

国人，当代大学生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，他们从小接受的依

然是唐诗、宋词，以及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明清文化的影响。中小

学教材中古文和诗词的比重依然很大，这就给他们学习传统的中国

文化开了方便法门，他们中有很多人开始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，喜

欢读中国的书，开始对国学和精通国学的大师们发生强烈的共鸣，

于是很多学生走上了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的道路。此外的很多

学生虽然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，但是他们在痴迷流行文化和西方生

活方式的同时，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抱有一份尊重和敬

畏。“谁敢蔑视 25 岁的年龄人的品味呢？他们是所有流行和时尚这

一类文化的享受者！”v[v][⑤]
要想取悦这些人群，喜剧电影低俗、恶

俗的搞笑是难以满足的，甚至会遭到他们的反感和抵制。事实上，

新世纪以来的喜剧电影已经遭到当代年轻观众的普遍批判和不满。

然而，当代社会人们对艺术和美的界定已经发生了变化，“美”

宣称“抛弃了被艺术所声称的对‘绝对’或真理的追求，重新被定

义为纯粹的快感和满足”vi[vi][⑥]
。后现代主义浪潮下，人们消解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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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高和经典，电影观众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审美倾向，以致德

国导演瓦多·克里斯托就拍出一部名为《去死吧，观众》的电影，

他甚至宣称“干掉观众我们才能有艺术”。由此可见，观众的好恶

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一部电影艺术标准的评价。倘若一味迎合观众，

那我们的电影可以用各种艳情的风俗画、赤裸的身体、血腥的暴力

和恶俗的玩笑来取代了。毕竟如精神分析学所指出的，在潜意识里

人性和兽性是等同的。电影艺术只能在人性的层面上展示优美，而

不能迎合兽性的发展，这对我们如何看待当代电影观众是有启发

的。 

本着崇高地对人的尊重，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钟惦棐先生“离开

了观众电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”的观点。因为“站在观众的立场

考察电影，观众的重要性其实有两层含义：其一，对一门电影产业

来说讲，观众是基石，是电影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，是电影产业繁

荣的手段；其二，对‘人的发展’这一终极命题来说，观众（人）

又是电影这一门产业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出发点和归依点，是电影

活动的目的。”vii[vii][⑦]
 

从电影的商业性来说，电影观众买票进电影院，就是来消费的，

观众有权“购买”自己满意的商品，但电影又不类同于其他消费

品，我们从电影院柜台的“电影票一经卖出概不退换”即可得知。

观众在消费活动中依然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审美，这种审美活动除

传统的审美特征外，还具有消费性的特征。那么这种被称之为消费

审美的活动“并不意味着审美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，一件审美商品

要实现广泛的社会化销售，前提是它能够广泛地满足社会的审美需

求”。viii[viii][⑧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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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审美消费时代，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似是简单的买和

卖之间任意发生的，然而“实际上消费关系座驾作为普世化、全社

会的基础关系构架，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产物：它作为全社会无所

不在的制度网络和组织网络，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限定为单子式

的权利主体和社会个体。”ix[ix][⑨]
就电影的消费来说，一方面，观

众买票，影片制作方和发行商提供可观看的电影产品，观众是主动

选择的主体，电影是供选择的商品，是被动的客体；另一方面，观

众要付出金钱，影片制作方和发行商要赚钱，这赚来的钱又被用来

制作、发行电影，再度让观众掏钱买票。电影和观众的这种关系就

是借助以上环节逐渐达成的，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电影要广泛

地满足观众的审美消费需求，是通过一次次的“哄骗”呢？还是作

为消费群体的观众代言人，为电影观众寻找契合心灵休憩的“天堂

电影院”呢？尽管消费时代，休闲是众口一词的目的，但是高尚的

娱乐难道就一定比肉体的刺激更为沉重吗？显然不是。当大众在熙

熙攘攘的社会中心力疲惫、无暇沉思的时候，他们选择到电影院去

看一场喜剧电影，那么这电影一定要用恶俗的方式惹人发笑吗？正

像所罗门所说，聪明的笑，只能让别人看的见而听不到。只有性格

散漫和脾气放肆的人，才会放声大笑。另外有一种会心的微笑，不

是高声大笑，喜剧电影要给观众的不应该只是大笑，而应该有微

笑。“毫无节制的大笑只能表明灵魂的浪费，超越了理性的限度。

肤浅机械的笑并不像微笑那样诉诸灵魂成为心声，只有微笑才欢呼

着庄重、高贵和动人的东西。”x[x][⑩]
要想喜剧电影中的笑“诉诸灵

魂成为心声”，单是像《爱情呼叫转移》此类影片这样“哄骗”观

众，制造梦幻恐难实现，现实生活中不合理荒诞的喜剧故事很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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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剧导演不去发现并在电影展现出来，以期与观众同声相求，产生

共鸣，观众如何能发出会心的微笑呢？所以喜剧电影不能像童话故

事一样麻醉人、哄骗人，现代观众不是懵懂的小孩，他们需要一种

理性的回归，18 世纪英国作家华波尔不是说，世界对于一个理性的

人是一出喜剧么？喜剧从来就是和爱思考的人性联系在一起的，那

种表面的浮华与打闹只能取悦低级的感官，并不能诉诸人的心灵，

倘不能激荡心灵，喜剧电影还可以立于电影艺术之列么？不如请观

众去马戏团看表演岂不更好？ 

代言和哄骗代表了两种电影创作的态度，虽然都是娱乐，但我们

在电影中可以玩的更高级，人间百态、世间万象都可以生动地展现

出来，关键是是否可以表述的更加艺术和美好，不仅使人赏心悦

目，更能悦心悦志，真正达到审美的快感，并形成长久回味的美

感。每当想起，都能使人忍俊不禁，人们不是津津乐道于卓别林电

影中的很多情景么？煮皮鞋、扳纽扣，一幕幕生动的喜剧场景依然

活现在当代电影观众的脑海里，因为这不仅是滑稽的表演，更是深

入到人物、时代乃至历史灵魂中的艺术展现。回望当代中国大陆喜

剧电影，有一部可以使我们长久回味的喜剧电影么？这不是技术的

问题，从创作态度上，本身就有问题，将电影首先作为一种商业，

其次是意识形态，最后是艺术，试问这三者难道不是贯通的么？在

世界电影史上凡至今依然产生影响的，有哪一部电影不是艺术、技

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呢？中国北宋时期大儒张横渠曾

有言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当代社会喜剧电影要想取得观众

的普遍认同并跻身艺术之林，这两句铭言难道是过时的了吗？ 

当观众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投入到一场喜剧电影中来，却不能看到

自己想看的东西，或无法与自身产生共鸣的情感体验，那观众的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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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是不言而喻的了。那种哄骗观众，通过媒体炒作、大肆宣传而影

片本身质量极其低下的影片，自认为能借助名导、明星哄骗观众，

难道不是可耻的吗？观众也从来不会给他们以美好的形容词，这在

新世纪以来的大陆喜剧电影中难道没有吗？张艺谋凭借他的名声，

和几位小品演员一起做出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

子吗？张艺谋号称“三枪”每一枪一个亿人民币的票房，纯粹哄骗

观众买票看电影，最终为自己赢得了“谋财不谋艺”的雅号。这部

使人不堪忍受的影片已经达到了中国喜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最低级

的程度，2009 年年末终于为新世纪中国大陆喜剧电影添了一抹大

黑！ 

相较世界喜剧电影史上“一些具有高度艺术功力的艺术家，他们

的作品可以或者让观众捧腹而致于倾倒······他却不肯轻易

罢手，还要驱使观众更剧烈的欢笑或悲痛。其中的秘密，正在于影

片的创作并非出于创作者本人作为创作过程的需要，而恰恰是出于

观众的需要。”xi[xi][11] 只有出于观众的需要，为观众立言立心，观

众才会真正享受一部喜剧电影中的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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